
？关于烧烤的那些问题

由于露天烧烤大部分是在闹市区或较
集中的居民区，噪音扰民现象十分突出，造
成周边居民窗难开、觉难睡，居民群众反映
强烈。每到夏秋季节，市长公开电话、市政投
诉热线等平台受理的各类投诉案件中，反映
露天烧烤大排档问题的就占了70%以上。

以院校街为例，该道路由奎文区住建局
于2006年投资400余万元修建，同时建设了高
标准人行道。但烧烤业户店外经营，使60%以
上的人行道、绿化带遭到破坏。每到夏秋夜
间，整个街道乌烟瘴气。光明街、潍州路、东
风街路口等烧烤集中地莫不如此。

奎文城管执法分局局长庄胜苓称，通过
定期整治，辖区烧烤整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巨大的行政成本，以专项整治为例，每
年仅组织联合执法队伍，区财政就需支付近
百万元的费用，而这部分费用节省下来投入
到教育、道路改造中效果会更好；治标不治
本，露天烧烤大排档行业准入门槛低、经营
成本低、利润畸高，消费群体庞大，一味靠
堵、靠打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
野烧烤摊往往会跟你玩打游击，执法人员来
了，乖乖撤走，执法人员一走，该怎么做生意
还怎么做。”

从2010年开始，奎文执法部门意识到，
单靠整治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城市管理
的需要，必须结合行业存在的现状，采取综
合措施，变堵为疏，强化行业自律，引导其规
范经营。按照这一思路，奎文划定东方新世
纪游乐园、老宝通街空地、杨树林空地三处
烧烤集中点，将周边零星烧烤业户纳入统一
规范管理。但由于城管执法部门对餐饮烧烤
经营业户仅限于店外经营行为的管理，缺乏
前置性、行业性管理手段、措施，致使上述设
想难以付诸实施。

我们也想与商户和平共处

“建设烧烤城也减轻了我们的工作压
力。”谈起正在建设招商中的烧烤城，奎文城
管执法一中队队长苑宝如感觉如释重负。做
了20年的执法工作，苑宝如感受最大的就是
整治烧烤的工作不好干。

奎文区城管执法一中队负责的区域是
东到虞河路西至白浪河、南到东风东街北到
玄武街，执法巡逻转一圈就是一上午，时间
紧任务重，特别是到了夏季，路边烧烤就占
到工作量的80%。

苑宝如表示，取缔露天烧烤大排档一直
是他们的一个心愿，但实施起来却很难。烧
烤摊太多，市民带上一个炉子，拉几张桌子，
加上板凳，就能形成一个烧烤摊。而且这些
露天烧烤摊流动性强，喜欢和执法队员打游
击战，见到执法的来了，赶快撤，有的摊主转

移地点，有的摊主则收拾完在一个地方等
着，等到执法队员走了再接着做。

说起和执法队员打游击，苑宝如感觉很
无奈。夜摊从八九点开始一直开到凌晨两三
点，摊主们觉得执法队员不可能一个劲盯着
他们，所以就肆无忌惮的在路边摆摊，而且
还有放哨的，看到执法车来了，就赶快撤。

自觉地摊主在执法人员劝说下会很痛
快的整治，但现实中总是有一些存侥幸心理
的人。如此，执法人员只能坚持取缔，而取缔
工作特别容易发生冲突。与店主的冲突自不
必说，因为露天烧烤有市场，夏天的时候很
多人喜欢光着膀子，坐在小马扎上喝酒吃烧
烤，这些行为影响市容，而且投诉多，不得不
整治，但是喜欢吃烧烤的人不这样认为，他
们认为整治影响了他们吃烧烤的兴致，便会
用言语来挑起事端，有的还会动手。

苑宝如回忆起，一次执法过程中，鸢飞
路一家烧烤摊违规经营，执法人员去突击检
查的时候，车刚开到摊位前，就从人群中扔
过来4-5个啤酒瓶子，因为人多，根本找不到
扔瓶子的人，吃烧烤的人都是偷偷地捉弄执
法队员，队员受了委屈也没处诉苦。

城管执法人员也想与商贩和平共处，可
能是大家对于弱势群体的倾向性吧，一旦有
执法人员执行任务时，就会有很多市民围
观。凡事都要遵纪守法，这样也就不会有城
管与市民起冲突问题发生了。

烧烤城要有潍坊特色

在2010年的烧烤城建设方案夭折之后，
奎文城管执法分局开始借鉴诸城、聊城等地
整治露天烧烤大排档的成功经验，协调相关
街道和有关部门，利用卧龙东街原金龙市场
和潍州路东方新世纪游乐园北、南两处空
地，筹建“高标准、上档次”的烧烤城。

据介绍，君泰大型烧烤城从2月中旬开
始改建，由北苑街办则尔庄社区投资近95万
元，对搬迁后的原金龙市场进行改造提升。
共改造经营房100间，面积达5000平方米，同
时供2000人就餐。东方新世纪游乐园烧烤城
依托乐园游泳馆、羽毛球馆、游乐设施等配
套服务，在北侧林带中由东方新世纪乐园投
资近50万元建设，建设经营房37间，从3月份
开始对外招商，形成了南北两个片区各具特
色、规模相当的烧烤集中经营场所。

两处烧烤城均采取招商引资的方式，引
进得利斯、金锣、双汇等知名肉类品牌，保证
消费者放心食用；采用先进的节能防污染设
施，将空气污染降到最低程度。建成后，共容
纳约80个经营业户，可将目前区内形成规模
的业户基本纳入，从而引导居民理性消费，
挤压现有污染环境、影响容貌、存在食品安
全隐患的露天烧烤、大排档的经营空间。

奎文城管执法分局副局长刘洪讯表示，
通过调查，市内成规模的烧烤店有89家，而

这两个烧烤城建成之后，将能够全部容纳。
市民吃烧烤就是图的一个方便和心情，

而烧烤城集中到一起，市民要吃烧烤都得走
很远的路。对此，刘洪讯表示，我们也考虑到
这些问题了，两处烧烤城的建设规划选址，
交通都很方便，完全能够满足市民出行需
求。“我们取消的是占用公共设施的室外烧
烤，很多室内烧烤、酒店推出的烧烤依然可
以继续，只要不在露天经营，不影响周边居
民生活就行。”

刘洪讯还称，城管执法部门将联合工
商、药监、公安、卫生、城管等部门，对现存烧
烤经营业户资格进行一次拉网式检查，凡具
备条件严格管理，不具备条件的吊销证照，
无相关证照非法经营的，由相关管理部门依
法取缔，同时今后市区内不再新批准烧烤业
户。

对于未来烧烤城的建设，刘洪讯显得
很兴奋，“不仅要打造特色烧烤城，还要
融入潍坊特有的文化色彩，我们已经准备
好了。”

交通、治安、绿化、防汛、食品安全等问题是城区烧烤摊不可避免会造成的，在利益博弈中演绎着城管执法人员与
烧烤摊主的“无烟之战”，这些问题在某种层面上也反映着一座城的市容市貌。

奎文在辖区南北片区规划建设了东方新世纪乐园和卧龙街君泰两座烧烤城，将周边零星烧烤摊点统一纳入管理
范围。这场烧烤变局，开端俨然可见。

那时街上没几家店

20年前，这里是一片宁静的居民区，20年后，这里成了
夏天火热的烧烤一条街——— 院校街。潍坊人于先生1988年
就开始居住在这里，他清楚地知道这条街的所有起伏。

“刚来的时候，这里一个小饭店都没有。”1988年8月
份，于先生还是个24岁的小伙子，他来到这里。作为一名
外地人，这个算是市中心的院校街没有一点城市的迹象。
旁边街道都是冷冷清清。

街边有整齐的杨树，周边都是住宅小区，主要集中着
各机关家属院。周边小区很安静，院校街上也非常整洁。
道路两旁都是一排排的平房，红瓦白墙。

到了1997年的时候，随着城市的变化，小街上慢慢地
就多了几家饭店。但是那个时候也不流行去饭店吃饭。院
校街上只有两三家小吃饭店。因为小吃饭店都是中低档
的消费水平，所以来吃饭的人都是周边小区的居民。其中
一家门头房名叫“青来饭店”，最受欢迎。这个时候的于先
生也成家了，小家就安在了这条街上。

“青来饭店”的招牌是水饺，于先生一两个月带着老
婆孩子来吃顿水饺。“最好吃的就是羊肉水饺。”慕名前来
吃饺子的人很多，慢慢地这条街上的人就不再单单是旁
边家属院的居民。1997年底，由于城市规划，门头房开始改
造，盖成了两层小楼。这个时候，“青来饭店”也因为改造

之后的问题，不再在院校街上继续营业了。“听说后来就
搬到了北宫街上了，隔着远了，一直都没再去过。”

“青来饭店”搬出了小街，但它的名气招来了很多的
饭店。一年又一年，院校街的饭店多了又多，院校街也慢
慢的变得繁华了起来，成了小吃一条街。2002年，一家名叫

“张老婆子”的烧烤店来到了院校街，从此改变了院校街
的风格。院校街从这个时候，从一条吃饺子为主的美食街
成了一条烧烤街。

名声鹊起的院校街

2002年下半年的时候，老张从老家黑龙江省牡丹江
市，举家迁徙来到潍坊，并且在院校街盘下了一个40多平
米的门头房，也加入到了烧烤一条街的行列。

到如今，已经是整整十年的时间，老张家的烧烤不但
在这条不长却名声在外的小巷里扎下了根，有了自己的
名气，而且还一步步发展，在文化路上开了一家分店。

在来到潍坊之前，老张一家并没有接触过烧烤这个
行业。起先也是因为潍坊的亲戚开着饭店，他们就合计着
来院校街开了一家烧烤店，总归都属于饮食行业，有些相
通之处，不懂的地方可以问问亲戚。

“2002年来的时候，整个一条街上，也就那么六七家烧
烤店。”老张慢慢回忆着当初初到烧烤街的事情。那个时
候，虽然烧烤街已经初具规模，但是烧烤店的数量并不算
多，而且就集中在院校街中段，不足一百米的距离内。

“我们家这个店，当时就已经是‘烧烤一条街’的最西
头了。”2002年，老张以每年24000元的价格，租下了一个40

多平米的店面。
然而，2003年的非典、2005年院校街修路，对于老张家

的生意，影响颇大。
老张家生意的起色，是从2006年的时候开始，那一年，

也是整个烧烤一条街迎来辉煌的第一年。
“前一天晚上忙到两三点，睡一会儿上午10点就起

来，开始串签子，一气儿串到下午四五点钟。这个时候，基
本上就开始上客人了。”白天串签子，晚上招呼客人，老张
店里八九个人会一直忙到凌晨两三点。

每一个伙计都是从早忙到晚，想请个假都不可能。
“那时候生意绝对是好，忙不过来。”老张粗略算了一下，
平均每天要卖出5000串烧烤，对于这个不大的店来说，是
一个庞大的数字。每天的毛利润，也在2000元到4000元左
右。

随着“张老婆子”的烧烤，慢慢地这条街上的烧烤店
多了起来。烧烤成了时尚，追随着时尚，爱吃东西的于先
生成了烧烤店的常客。这个时候，手头上的钱也宽裕了，
以前一两个月才能带老婆孩子下一次馆子，现在也因为
烧烤这个时尚，经常吃吃鲜。

2007年“张老婆子”烧烤店正红火的时候，于先生的宝
贝女儿也都10多岁了，正是嘴馋的年纪。在2007年的时
候一串猪肉串才一毛钱，他就隔三差五的，就会买上5

块钱的肉串带回家吃。虽然五块钱在现在来说并不算
多，也就是吃碗面条的钱，但是在2005年，这么隔三差
五地吃也算是不少的钱。“因为家住在这里，带来了不
少孩子，亲戚家的孩子都会赖在家里不走，缠着我给他
们买烧烤吃。”

在老张的印象中，2006年到2008年是生意最好的三
年，也是整个烧烤街最辉煌的时期。“那时候院校街叫
得多响，一说吃烧烤，那就是‘院校街’。”这条东西
长约1000米的院校街，已经满满当当地容下了接近20家的
烧烤店。

其余的地方，奎文门烧烤也有些名气，在潍坊市区，

烧烤一条街几乎是一枝独秀。一到夏夜，院校街就热闹非
凡，成为众多烧烤爱好者的聚集地。

家家客人都爆满，也许是因为大家都喜欢这种氛围。
烧烤店外面摆上几桌，几个人坐在一起喝酒，聊聊天。烧
烤的种类也很多，好像有烤肚片、板筋、肉筋之类的都有，
价格不贵，味道也不错。

总之，去院校街吃烧烤的人，大多是去吃个环境，吃
个心情。大家聚在一起，也造就了院校街的烧烤“传奇”。

烧烤老街，何去何从

想到当初烧烤一条街的辉煌，现在的院校街已经显
出了颓势。在记者与老张交谈时，已经是21日晚上9点多。
店里面只有一个顾客点了一碗面和十几串烧烤，慢慢地
吃着。老张和一个伙计坐在店里悠闲地看着电视。

一方面是因为下雨、天冷、没到烧烤旺季，另一方面，
也映射出了院校街如今的情况——— 不比当年了。在以往，
即使是春秋两季，院校街上也始终有不少热衷烧烤的食
客前来。

“以前这条街上，总共也就那么不到六七家烧烤店，
现在起码有二十多家了。”老张掰着指头，一个一个算下
来，很是无奈地说，“生意不如以前好做了。”

刚刚开店的时候，老张家是所有烧烤店最西头的一
家，如今，他们这个地方已经成为烧烤一条街的中心。旁
边的店越开越多，不少人都瞅准商机跑来分一杯羹。

“现在分流分得太多，很多饭店门口都支上架子卖烧
烤。”不仅仅是院校街上的烧烤骤增，每个能都吃饭的地
方，一到夏天都会有吃烧烤的摊位。

价格上的变化，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刚来的时候，肉
串是一块钱七串，啤酒两块五一瓶。现在肉串都是一块钱
一串，其他东西也涨价了。”价钱贵了，来吃的人肯定会少
一些。

像老张这样的老字号烧烤店的老板，不少人都对这
种情况很无奈。并且，最让他们担心的是，烧烤店所在的
地方要到期了，12年的使用期限一到，他们该何去何从还

是未知之数。

“这个月底就到期了。”老张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也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他早在两年前就未雨绸缪，在文化路

上开了一家面积更大的烧烤店。那里一年5万元的租金，

要比烧烤街上贵了一倍，同样，面积也大了一倍。“那里的

麻辣龙虾和烧烤都挺不错，有空过去尝尝啊。”

虽然有了后手，但是老张对于这条生活了十年的烧

烤“根据地”，还是有些不舍。

前些日子看着有报道说要新建烧烤城，于先生拍着

大腿说，“早就该弄个烧烤城了。”自从烧烤来到了院校

街，这里的人也多了，也杂了，街上的垃圾到处都是。“烧

烤都是晚上吃饭，喝醉酒的小伙子吐得满地都是，走路都

看着恶心。”

于先生喜欢散步，一到了五月份，院校街都挤满了来

此烧烤的人，本来就不宽的一条路，两边全都停着车。骑

自行车还能勉强通过，要是开车就难了。在路上有个摩擦

什么什么的，算是正常的事。“散步我都是绕道走，小心地

走。”

这条街上的小区都是老小区，以前的人行道上路砖

都是红色的。经过几年的红火烧烤生意，红砖都成了黑

色，这些砖上面全都是烧烤的油，走路还打滑。

就这么一条潍坊人的烧烤街。它或许仅仅是一部分

人的美食回忆，或许是一部分人的居住烦恼。无论怎样，

它是这座城市餐饮版图中不可磨灭的一笔。

潍坊的院校街(潍洲路至鸢飞路段)，曾经是潍坊烧烤文化的一张名片，每年的夏夜，这里都是烧烤消费的“主战场”。零星散落的烧烤摊，经历十余
年，渐渐成为一条人尽皆知的烧烤街。有人说这里是消夏圣地，也有人说这里污染扰民，但无论如何，这条街已经成了了潍坊人不能规避的存在。

留守派
路边一坐，这才叫生活

“有时闲着闷了，会临时晚上去路边
走走，随便到哪个路口，比如四平路，独自
坐下来吃点肉串喝个小酒，不发一语，凌
晨再溜达回家，当没事发生过，这才叫生
活。”

近来，“生活体”红遍了网络，被不少人
拿来套用，张金雷也顺口来了这么一句。

“没听过集中管理烧烤摊的，吃烧烤
吃的就是个氛围，搬个马扎路边一坐，喝
个小酒吃着肉串，多随意。”

今年37岁的张金雷是土生土长的潍
坊人，性格也够“潍坊”。他在鸢飞路开了
一家体彩店，平时经常约朋友一起看个
球，一来二去成了潍坊米兰球迷协会的会
长，一般晚上10点左右下班，朋友过来玩
玩，下班了少不了一起吃个烧烤，等到回
家，怎么也得凌晨了。

冬天一周一聚，夏天隔天一聚，除了
“烤天下”就是“张老婆子”。

“烤天下”的烤翅是没得说，谁去了都
吃不够，张金雷和球迷协会的球迷们每周
日都去，成了固定据点。而说起“张老婆
子”，相信没哪个潍坊人不知道的，“夏天
一周怎么也得去两三趟，都老熟人了，店
里不管谁一见我去了都知道，一半辣的一
半不辣的。”

和张金雷一样的烧烤摊“老客户”在潍
坊比比皆是，说白了，潍坊人就好这一口。

张金雷还记得，在潍坊出现的最早的
烧烤，是在潍坊电影院附近，有人骑着自
行车，带着个炉子就上街了。

“那时候便宜，一块钱能买十串，买多
了还能搭上两串。现在也就买两串了。”

卖烧烤久了，也不想挪

院校街是有名的“烧烤一条街”，张明

德的烧烤店已经开了11个年头了。2001

年，张明德开始自己干烧烤这一行，一块
钱还能买七串烧烤。

“说实话，别看我有门头，就算没有门
头店，我也不愿往烧烤城里搬。就我知道
的，愿意搬进去的都是刚干这一行没几
年、或者刚有想法做这个生意的。正好有
这个机会，安稳点。”

一到夏天，烧烤路边摊要比固定门头
店多，四平路、新华路、文化路、福寿街，哪
个路口没几个摊子？

“吃烧烤的都是就近吃，时间一长，大
家都认脸儿，客户认准一家店，常吃就是。
要是摊子都集中到比较偏的地方，走着去
吧嫌远，打车又不划算。”

烧烤摊都集中起来能多挣着钱，张明
德不信。

“城管年年都查，肯定清理不彻底。有
门头房的，把炉子搬进屋，城管就没什么可
说的。”张明德从院校街的小店换成大店
面，屋里面积大了，可以多坐一些人，但是

夏天一到，大家还是喜欢坐在外面，凉快。
干的时间久了，谁也不愿挪到另外一

个地儿重新再来。
“每年都会多出来一批干烧烤买卖

的，最近两年刚开始干的，趁着还没稳定
下来，说挪也就挪了，城管不查，安稳了是
好事儿。就怕没有那么多摊位给越来越多
的新摊主。”

张明德还是觉得，能不搬就不搬，棚
子底下吃串，怎么也没有烧烤的感觉。

“生意最好的一次，我们的活儿到第
二天早晨七点才结束。话说回来，可能是
有点扰民，只要不用从路边挪走，哪怕限
制营业时间，也可以接受啊。”张明德说。

进城派
“一年到头不敢开窗户”

2001年，王犇(化名)女士入住友谊街
天润路西北角的美食城C段，那时楼下林

林总总的饭店还没有开起来。五六年前，
夏夜喝个啤酒吃个小串迅速风靡，她家楼
下成了奎文门前一条著名的烧烤街。

然而，烧烤买卖火了，她的“好日子”
也到了头。

王犇楼下就是一家饭店兼烧烤摊，
冬天主要是室内经营，夏天就在室外摆
上烧烤摊。

“无论冬夏都捞不着个好啊”，王
犇说，她家凉台下面是饭店后厨房的抽
油烟机，冬夏都不停着，夏天则是前面
的烧烤摊冒烟，呛得人难受，五六年
来，她家几乎一年到头都不敢开窗户。
即便如此，有时候缭绕的烟雾还能钻进
屋子来。“夏天出去乘凉，走到楼下，
我都得捂着嘴，太呛！”

因为住在二楼，每逢夏天烧烤旺
季，王犇女士睡个安稳觉也变得奢侈。
用她的话说就是“呜呜泱泱的声音不
断，得到大半夜”。

且不说恼人的烟味和噪音，让王犇

更提心吊胆的是安全问题。她家凉台的
外墙上，布满了斑斑点点的烟油子，墙
角边缘垂下的烟油子则有一指长。“万
一楼下失了火，这墙是一点就着啊，实
在是让人住不安稳！”还有就是烧烤摊
吸引大量人来消费，人员噪杂，来来往
往的，她晚上从来不敢一个人睡，连窗
户她也定住了。

王犇说，做生意也不容易，都想占
个好位置，但是在居民区开设烧烤摊得
互相体谅才是。现在她的愿望就是能在
家里吹个自然风。

“不是为了孩子早搬家了”

家住该小区五楼的刘彦(化名)一家也
深受其扰。

因为油烟重，人流大，他们这座楼老
住户都搬得差不多了，多数房子都租出去
了，老住户不到十户。

以前不少住户去反映烧烤摊扰民的
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今年恐怕还
得过一个充满“油烟味”的夏天。

刘彦说，孩子在附近上小学，今年是
最后一年了，等孩子上完小学，她就准备
搬走。

“夏天那么热，晚上也不能开窗，一
开，不仅烟飘进来，噪音也进来了。”
她说，烧烤摊到了旺季，每天忙活到半
夜，嘈杂的声音也一直不断，想睡也睡
不好。有时候，楼下还有人打架，睡梦
中的她经常被吓一跳。而且因为油烟
多，在这里停车停个十天半月，就是一
层油，车都不好洗。

对奎文区组织烧烤摊“进城”的事情，
刘彦很支持。她说，居民区本来就是人们
休息的地方，在居民区开辟商业区，本来
就是为了便民，如果商业区便民但扰民，
也不合理，将烧烤摊聚集在一个地方，搬
出居民区，既能发挥聚集效应，也能方便
市民，何乐而不为？

进不进，这是个问题
一场关于整顿的争论
文 本报记者 杨万卿 韩杰杰

最近，奎文区规划建设了东方新世纪乐园和卧龙街君泰市场
两座烧烤城，将周边零星烧烤摊点统一纳入管理范围。

两处烧烤城的筹建，意味着“搬个小马扎，路口一坐，喝个小
酒，吃串烤肉”的日子将渐行渐远了，有人摇头叹息，也有人舒了
口气。

烧烤摊“进城”还是留守居民区，对于“好这口儿”的潍坊人，
确实是个问题。

烧烧烧烤烤烤变变变“““局局局”””
一一场场无无烟烟的的城城市市管管理理之之战战

本报记者 丛书莹 李涛

院校街上那些年
烧烤一条街的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 赵磊 秦昕

院校街上的烧烤，是潍坊人心里难忘的美食记忆。

正在建设中的君泰烧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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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露天天烧烧烤烤该该何何去去何何从从，，从从
““街街头头游游击击””到到““整整编编进进城城””，，烧烧
烤烤管管理理还还有有很很多多工工作作要要做做。。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国国祥祥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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